PAGE  

袒誠過生活

各位手上都有一分簡單的資料，是一個公案。現在還不用看，但至少各位可以看到，今天的講題是「袒誠過生活」。

一、
釋題

何以不用坦誠，而用袒誠？

坦者，平也；心平故無委屈、無壓抑。袒者：裸露也，心雖凹凸不平，也不要將之遮蔽也。 

也許有些人會認定：袒誠的「袒」，不是這麼寫的，因為多數人習慣用「坦」誠。土字旁的坦，是平坦的坦。心裡很平，沒有委屈、沒有壓抑，才稱為「坦」。然我之所以用這個「袒」，乃別有我的看法。

用袒胸露背的「袒」，乃表示我們心裡雖仍未平，還是坑坑洞洞、凹凸不平。但也不要因為它仍不平，就將它遮蔽，而不使人見，不使己知。因為如將它遮蔽，我們就見不到「本來面目」了。

事實上，一個人除非修行到家，不然心那可能完全平呢？於是在未平之前，我們就得先以「袒誠」來過生活。

所以這「袒誠過生活」，既包括對人要袒誠，也包括對己要袒誠。但我今天所要講的重點，乃在對己要袒誠也。因為我那天已說到：「溫馨過生活」主要在處理對「人」的關係，至於「袒誠過生活」則主要在處理對「己」的關係。

當然，對己跟對人，其實還是有連帶關係。所以我們還是從「對人要袒誠」先講起。

二、
對人要袒誠

如五戒中有「不妄語」─即不說謊。

事實上，不妄語還容易；袒誠則更難。

各位從學佛以來，都知道佛教裡有五戒，其中的「不妄語」戒，就是指不能說謊。事實上，我覺得：要做到「不妄語」還比較簡單，而要做到「對人袒誠」，實更難也！為什麼呢？

我可以不說假話，但也未必直說真話。譬如：有人問「法師！你今年幾歲？」我想：你又不是要替我做壽，問這幹嘛？既不想回答，也不方便裝沒聽到。於是就說：「乃馬齒徒增爾！」這回答，有說謊嗎？沒有！有照實回答嗎？也沒有！

又如有人問你：「現在年關快到了，公司都在分紅，你今年分得多少？」分得多少，我想照實回答嗎？不想！於是且含糊帶過：「得過且過啦，分別心何必那麼重呢！」所以不說謊話，還容易！但要事事對人「袒誠」，那才難哩！

為何不願說真話？人間有畏，彼此不信任。

為何彼此不信任？因多欲多求，常把別人當作滿足自己的工具。

所以云何能對人袒誠？乃1.少欲自足，心中無不良動機。2.彼此信任。
然云何人與人間，不能完全說真話呢？因為人跟人間，都是有畏的；畏什麼，彼此不信任。為何彼此不信任？因為一般眾生，都是多欲多求的；不只欲望多，且常把別人當作滿足自己欲望的工具。於是既動機不良，怎麼可以隨便昭示別人呢？

所以，云何才能對人袒誠呢？很明顯的就是得先少欲自足，不只是知足，而且能自足。以能自足故，才能無求於人。於是既不把別人當作滿足自己欲望的工具，心中也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動機，才可能袒誠。而袒誠之後，彼此間才能慢慢建立起信任的關係。

記得有一次，有人調侃我說：「某某人，我一眼就能把你看穿了。」我反嘲諷他道：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我內外如一，所以才能一眼看穿。哪像你庭院深深深幾許，以至到現在我還搞不清楚，你到底要什麼？」

所以要做到內外如一，其實還真不容易哩！乃唯有從少欲自足，才能做到。不過，這一部分不是今天所講的重點；所以，我就點到為止。下面主要要講對己更要袒誠：
三、對己要袒誠

在一切生物的生活或生命中，乃有兩大需求：維持個體的生存和繁衍種族的生命。簡言之，覓食與求偶也。

記得在《力挽狂瀾》的文稿中，有一篇是「問世間情為何物？」裡面有講到一段話：「在一切生物的生命中，必須滿足兩大需求。」一切生物，主要是指動物。兩大需求者：一是維持個體的生存，一是繁衍種族的生命。不只自己要繼續生活下去；且要傳宗接代，不使種族斷絕。簡言之，就是覓食與求偶也。

而人類，則有第三種需求：肯定生命的價值與意義。

於是在此三種需求中：便有一個很詭異之處─今才發現也。

但對於人類，還有第三種需求：肯定生命的價值與意義。如果我們把這三個需求，按順序排下來，再仔細想想，就會發現這裡面，存在著一個很詭異的關卡─這關卡我以前雖也隱約意識到，但沒有像這次這麼清楚。
若不能先肯定生命的價值與意義，則何必得維持個體的生存？

比如第一是維持個體的生存，第三是肯定生命的價值與意義。但是，如果不能先肯定生命的價值與意義，則何必辛苦去維持生命的存在呢？所以，在順序上，應該倒過來才對：肯定意義在先，維持生命在後。但事實上，這可能嗎？所以就一般人的生命需求，乃維持個體的生存在前，肯定生命的意義在後。

同理，若不能先肯定生命的價值與意義，則何需不辭辛苦地去繁衍種族呢？如果沒有意義，讓它絕種也無所謂！

然而，即使等到長大再肯定生命的價值與意義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！更何況得先肯定？

所以在順序上，應該是肯定意義在先；爾後才有維持個體生存和繁衍種族的需要。但事實上，不可能！為什麼？在座之中，論身份，有的已經當教授了，有的是工程師或經營管理者，都可說是人類社會的精英。算年歲，也活了四十歲、五十歲，生命已過半了。但至今，我們完全肯定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了嗎？沒有！就算有點自負，大概也是不太清楚。

所以如必等到肯定了，再去覓食，則早就餓死了。如必等到肯定了，再去結婚生子，則人類早就斷絕了。

於是，這怎麼辦？這能解決嗎？當然已解決了，否則人類早就滅絕了，否則你也活不到今天。

所以這是第二詭異處：問題怎麼解決的。竟連自己都不知道。

但是，如真問你：「你是怎麼解決的？」答云：「連問題也沒發現，更何況去解決呢！」但事實上，你能活到今天，表示問題已解決了。所以這是第二個詭異之處：問題怎麼解決的，竟然連自己都不知道。
解決之道：

就我的思惟，解決之道乃是先用簡陋的代替品。這是上帝的博愛，還是撒旦的陰謀呢？

就我目前的思考、觀察，我認為解決之道是先用「簡陋的代替品」。珍珠找不到，玻璃也可借用一下；就算魚目混珠，也總比兩手空空的好。然而這是上帝的博愛？還是撒旦的陰謀？你再聽下去，就知道了。

代替品的洋洋大觀
有人乃「吃飽、喝足，萬事通」；進而有美食主義者；有的以健康為尚。其實這只是維持生存的手段，而非價值與意義

何謂「簡陋的代替品」？這些代替品大概可分作幾大類：比如有些人，這是最低等的，能吃飽、喝足就萬事亨通，日子就很有意義矣！於是他不會再去想：生命有沒有意義的問題，不以之為問題，就算解決問題了。

其次，只是吃飽、喝足仍不夠，還要吃得精、吃得爽。故今天吃廣東料理、明天吃日本料理。每天奔波勞碌，就是為了吃一頓美食。吃得到就心花怒放，吃不到就愁眉苦臉。這種將美食當作生命意義者，乃禽獸相似爾！

也有的人，將維持身體的健康，當做生命的意義。消極地能繼續生活、工作；積極地保健、練身。如身體能維持得很健康，就不覺得生命沒有意義。

以上，不管吃飽、喝足，還是維持身體的健康。仔細想想，都只能算是維持生存的手段，那有什麼意義呢？但是，以之為意義者，比例卻還不少哩！你看，有夠「簡陋的代替品」吧！

有的以愛情甜蜜、婚姻美滿為然。其實這只是繁衍種族的手段，而非價值與意義

有的人如果能愛情甜蜜、婚姻美滿，就覺得生命很有意義。如果你用我的思考方式去想，這又算什麼意義呢？充其量，也只是繁衍種族的手段而已！我在〝問世間情為何物〞一文中，不是很明確地道出：愛情多甜蜜，婚姻多美滿，乃都是為撫養兒女，為傳宗接代作準備而已！

有的以事業發展為然。有的以技術創新為然。其實也患了將手段當目的的錯誤！

有的以事業能發展，有的以技術能創新，來肯定生命的價值與意義。其實，還是犯了把手段當目的的錯誤。因為這些，都只能算是個人或群體，圖求生存的手段，而非目的與意義。

為何所患錯誤，皆是將手段當目的呢？至少還活得下去也。

所以，在這些林林總總的代替品中，我們發現有一共通的特質：就是都把手段當目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如果把手段當目的，至少你還能活得下去。但是如真將彼當作意義和價值的所在，那就已被騙得一蹋糊塗！所以這是上帝的博愛？還是撒旦的陰謀呢？不可說？不可說！ 

虛榮的一枝獨秀

事實上，對個人而言，更重要的不是肯定群體生命的價值與意義；而是肯定自我生命的價值與意義。

在種種代替品裡，有一種是一枝獨秀的：虛榮心。因為要去肯定群體的價值與意義，對很多人而言，乃太遙遠了。至於肯定自我生命的價值與意義，就容易著手多了。

於是乎，如何能肯定自我生命的價值與意義？很多時候，是通過與他人的比較而肯定的。簡言之，若我較優秀、較高明，比贏了；即代表我的生命較有價值與意義。

至於比什麼呢？不是全部因素都拿來比，全部比太費事了，而是只挑幾樣來比。不同時代，不同民族，各有各的比法；真是洋洋洒洒，可以寫很多書；也真是光怪陸離，看得頭昏眼花：

如女人以長頸、長耳、黑齒為美；還有中國的纏足。

如有些民族，女性比誰最美，比什麼呢？比看誰的脖子長！所以，她們就用套環套脖子，一個接一個，把脖子一直往上撐，撐到最後，像什麼呢？像隻長頸鹿。如果你到她們的國度，派個美女來接待你；你看了，必手腳發軟，怎麼是隻長頸鹿呢？

有的民族，以耳朵長為美，所以就用很多吊飾，將耳朵愈拉愈長；長到跟大象的耳朵一般長。她們覺得很美，我們呢？還是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吧！

有的民族，比看誰的牙齒黑。你到那個國家一看，天哪！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。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，但對她們而言，這可是天經地義的。以上比看誰的脖子長、比誰的耳朵長、比誰的牙齒黑，真是有夠野蠻的。

其實在中國，一百年前，女人比什麼呢？比看誰的腳較小！所以都用「纏足」的方式，去塑造出三寸金蓮的雅姿。三寸金蓮，其實是很不人道的。這是多遙遠以前的事呢？不遙遠，才一百多年前而已！

男人比體力、技術、勇氣，甚至比殺人。

那男人又是比什麼呢？男人最直接的，就是比體力，短跑、長跑，跳高、跳遠，標槍、舉重等。其次，比技術，騎馬、射箭等。第三比勇氣，甚至比殺人，看誰殺的人多。殺了，就把身體的一部分割下來，當作戰利品。且把戰利品，大的掛在家門口；小的就直接掛在身上。以便到處可比，到處可炫耀。

鬥富的風俗

我看過某些文化人類學的書上說：有些民族是以「鬥富」的方式，來看誰比較有面子。鬥富怎麼鬥呢？就是先辛苦地熬個三、五年，等存到一筆錢了；再召集所有的鄉親好友，大吃一頓，將它吃得光光的。然後，再慢慢存錢，再把它吃光。云何有面子呢？如果一口氣，可請上千人；即比只能請五百人者，有面子也。甚至我三年即請一次，而你五年、八年才請一次，那你就太遜了。

我想：如果是我，就等著他人來請我；不就包賺不賠嗎？但如果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子民，便絕對不敢打此妄想。三代祖宗的面子，都給丟光了！
現代人比什麼？女人：腿長、腰細、胸滿、眼睛、秀髮、皮膚；比服裝，比配飾。

男人：比豪宅、汽車、電腦、數位相機、手機。百岳俱樂部。

野蠻人我們不講，且看現代人比什麼？女人跟女人還是一樣比漂亮，但漂亮的界定已不同矣！第一比體型，有的比腿長、有的比腰細、有的比胸部誰豐滿？有的比眼睛，看誰是雙眼皮？有的比皮膚，像SKⅡ的電視廣告，走近來瞧一瞧，有誰比我晶瑩剔透？還有人比頭髮，飄逸飛揚。頭髮有那麼值得比的嗎？真是沒出息！但是，她們還是得比。身體比完了，再比服裝、配飾，從頭到腳，從內到外，都是這麼比的。

那男人比什麼呢？最有錢的，比豪宅。兩個人而已，為何得住一百多坪的房子呢？要翻筋斗，或者練三級跳嗎？非也！就是比啊！

豪宅比過了，再比汽車；汽車比過了，再比電腦、數位相機等，反正都可以比啊！數位相機怎麼比呢？其它的不比，就比誰的像素高。有人問我：「你的相機有多少像素？」我說：「三百萬！」他就輕蔑地一比，意思是可以丟掉了。我反問到：「那你的相機，近拍幾公分呢？」他說：「我不知道！」我問：「為何不知道？」「近拍幾公分，有什麼關係呢？」我說：「關係可大了，如我的相機，近拍可達兩公分。所以拍隻蜜蜂，連屁股幾根毛，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反之，近拍能力差，連五官都看不清楚；更何況能數它幾根毛呢？」所以要比就來比啊！反正，各有各的優劣。

在台灣有所謂「百岳俱樂部」，今天爬玉山、明天爬雪山、後天再爬奇萊山，每天瘋著爬山。為什麼呢？現在已五十座了，趕緊爬到六十、八十，甚至百岳。有些人在台灣爬爬，也就算了；有的卻執意非爬K2、聖母峰不可─死亡率大概在一半以上。但是，有人還是非爬不可。

這是什麼心理：虛榮，不是全部比，而是挑幾樣來比；且常挑枝末來比。為何挑枝末來比？一見面，就可比了！

大體顧不了，小的鬥上天！

我們常講：「人比人，氣死人」。如果只是氣死人，幹嘛還要比呢？其實是，人如不跟人比，就活不下去了。不知道活著，還能作什麼好？故每天、每處，就是得比。這是什麼心理呢？乃「虛榮」而已！

為什麼是「虛榮」呢？因為不是全部比，全部比的話，用電腦算還得算個老半天，才會有結果。太費事了，故只要挑幾樣來比就行了，而且經常是挑枝末來比。為什麼挑枝末來比呢？因為一見面，就可以比了！

我聽說：在社交場合的名女人，只要見面時，彼此上下看一眼，就能確認誰輸誰贏？真這麼俐落嗎？用電腦算，都還算不清楚，她們卻只要看一眼，就見分曉。於是贏者，趾高氣昂；輸者，一邊涼快。所以，這些是名女人，還是瘋女人呢？台語曰：「教壞囝啊大細！」

其它的不講，我們單講配飾。聽說現代的女人，最喜歡帶LV的皮包。LV皮包長得什麼樣子？我著實沒看過，也許看到了，也不知道它身價多高貴。因為價值三十萬的皮包，跟價值三萬塊的皮包，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差異？

聽說LV皮包不只價錢貴，而且醜得很，甚至還有很多仿製品。我大概是碰不到這些帶LV皮包的仕女。如果以後你碰到的話，請幫我問她一個問題：「請問妳銀行的存款，是plus還是minus？」她一定不會跟妳明講是正是負，而會反問你：「你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你就跟她講：「負債累累，卻帶著LV皮包到處賣騷的人多得是，妳是不是這種人呢？」為什麼我要這麼講呢？不要只看到LV皮包，就覺得羨慕、嫉妒。誰知道她是不是在負債的狀態中？搞不好，明天就倒閉了，還得拿到奇摩網站去拍賣哩！

亞米茄手錶：功能這麼差，為何如此貴。答云：一年誤差不到一分鐘。

所以很多人比，不是拿整體來比，而是只拿個枝末處去比而已！有位信徒，將手在我面前晃一晃，我說：「手怎麼了？受傷嗎？」「亞米茄手錶！」「是亞米茄手錶，又怎麼樣？」「你知道多少錢嗎？」我說：「不知道。」「二萬塊！」「真的嗎？拿來我瞧瞧！」我拿來前面翻翻，後面找找，實在看不出那裡值兩萬塊。我說：「看看我的手錶，面板一翻，年月日、時分秒，包括星期幾，都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還有又可當馬錶，可倒數計時，可顯示世界時間，可當鬧鈴─鬧鈴還不是一組，而是六組。真是功能具全，多少錢呢？一千出頭。而這亞米茄手錶，就只三根針在晃來晃去而已，什麼功能也沒有。卻值兩萬塊錢！你真頭殼壞掉了。」

「你難道不知道：亞米茄手錶好在那裡嗎？」我說：「實看不出有何奧妙處。」「一年誤差，不到一分鐘。」真的嗎？我這個手錶一年誤差共幾分鐘，其實我也不太清楚。因為若發覺有些誤差，即立刻調好。也不費什麼功夫，所以就算一年誤差十多分鐘，對我也沒什麼影響。

但是，我卻不這麼回答，我說：「一年誤差不到一分鐘，那才怪哩？你早上跟我約好的時間，到下午就誤差了二十分鐘。一年誤差不到一分鐘，誰會相信呢？」「你真是不可理喻，我是跟你說：我的手錶非常精準，一年誤差不到一分鐘。」「我是跟你說：這用在你身上，就很不精準，一天不到就誤差了二十分鐘。」你們覺得：手錶精準重要，還是用的人精準比較重要呢？所以一年誤差一分鐘的手錶，有什麼用呢？虛榮心爾！

不能怪現代人愈來愈沒智慧，以愛鑽牛角尖也。

現代人為什麼會愈來愈沒智慧呢？都愛鑽牛角尖，都愛在蝸牛角上比功夫。不但比輸的，是笨蛋；比贏的，也是笨蛋。然而，人活著就是不能不比，不比的話，就活不下去了。

有時光自己比還不夠，還得看人比。現在的球賽、服裝秀、政治競選等皆是。看得大眾忙得不可開交，看得大眾「早就忘了我是誰？」

四、
心理防衛機制：

如果你夠聰明的話，馬上會連想到一個問題：你說的虛榮心，是指比贏的。若比輸了，怎麼辦呢？我們小時候，老人家常激將道：「淡水河沒加蓋！」意思是：像你這麼笨的，去跳淡水河，是不會有人攔你的！比輸了，真的就去跳淡水河嗎？ 

比輸有比輸的策略：心理防衛機制

你放心好了，比輸了，哪可能就去跳淡水河；否則誰有把握，一定比贏？因此，比贏有比贏的威風，比輸有比輸的策略。比輸的策略，在心理學上即稱為「心理防衛機制」。對這方面，我只略知一二；各位如想深入瞭解，可再參考有關書籍。以下只是略舉幾種一般人較熟悉的典型：

在心理防衛機制中，一般人最熟悉的典型，就是「酸葡萄心理」。因為吃不到葡萄，故說葡萄酸。所以不是我買不起亞米茄手錶，而是為惜福，不可奢侈浪費故。

第二、既有「酸葡萄心理」，相對的就有「甜檸檬心理」。因為只有檸檬可吃，所以檸檬就一定是甜的。你知道我為何都買中古車？因為較符合環保的訴求也。
禿頂者謂：聰明絕頂。獨眼者謂：獨具慧眼。跛腿者謂：獨步古今。

表面上誰也不讓誰，其實心裡悲涼得很。

聽說有三個人湊在一起，其實各有缺陷，但誰也不讓誰。第一個是禿頭、第二個瞎了一隻眼、第三個跛了一隻腳。第一個就發表宣言：「你知道我為什麼禿頭嗎？聰明絕頂，絕頂聰明。因為絕頂，所以禿頭。」禿頭的講完了，第二個就說：「聰明絕頂不算什麼，誰像我這般獨具慧眼。」最後，輪到跛了一隻腳者議：「聰明絕頂不算什麼，獨具慧眼也一邊涼快，就只有我能獨步古今！」

表面上，大家你糗我，我糗你，誰也不讓誰，其實心裡悲涼得很。「唉！老天無眼，竟讓我跛了一隻腿，瞎了一隻眼，禿了滿頭髮。」然心裡雖悲涼，嘴吧還是硬得很。不硬，就得去跳淡水河。
阿Ｑ心理、合理化機制

壓抑、幻想、夢─在虛擬幻境中自我安慰。

另有一種稱為「阿Q心理」。阿Q有什麼特質呢？有一天，阿Q不幸被公安局抓去坐牢。大家都去慰訪他：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你怎麼可憐兮兮地被關在牢裏。」阿Q說：「才怪，是你們被關在外面，哪是我被關在裡面。不信，你進來陪我，看進得來嗎？」

還有「合理化機制」。明知自己的想法是自私自利的，卻將之形容為「大公中正、秉仁尚義」。為何鼓勵信眾多布施呢？為方便彼，聚集福德資糧故。

在心理學上，還有被稱為「壓抑」者。有些不好的經驗、不好的記憶，我們把它壓制在潛意識裡，而不讓它浮現在第六識裡。

然而這邊壓下去，那邊一定會換個型式浮現出來。云何浮現呢？用幻想的方式，造成假相的滿足。如果能控制到白天不亂想，也難保晚上不作夢。於是在虛擬幻境中，得到自我的安慰。

目前用電腦作「角色扮演」─或為林志玲、郭台銘、王建民

就此而言，現代人更方便，既不用白天想，更不待晚上夢。電腦裡裝滿了「角色扮演」的遊戲，要當公主、當國王，都可以。今天為名模林志玲，明天為富商郭台銘，後天即蛻變為投手王建民。就在種種虛擬幻境中，得到自我的實現。然效果呢？就如俗諺所說：半瞑找頭路，天光沒半步。也只是依然故我而已！

所以雖每個人都想瞭解自我，其實與自我愈遙遠；所以為的我也愈偏端。

所以，雖每個人都想瞭解自我。但與自我，卻愈來愈遙遠。因為我們只在一個小地方作功夫，卻把大部分都含糊掉。不能浮現出來，不只見不得他人，也見不得自己。於是，真正的自我，愈來愈遙遠；所以為的我，也必愈來愈偏端。

五、發心與學佛

一般人，就用這兩套技倆：比得過，趾高氣昂；比不過，就用心理防衛機制去應付，即得過且過矣！不只今生這麼過，來生一樣混得過。因此，一般人是不會學佛的。

除非：一、善根深厚，本質上就不認同代替品。

二、比不過，又不願用心理防衛機制的解決辦法。

除非有兩種狀況：第一、有的人善根較深厚，故先天上就能認定這些代替品，不具真正的意義與價值。這些代替品還沒用，就覺得它有問題。然真正的意義與價值所在為何呢？不知道！於是，因為不知道，才能激發疑情與道心。

第二、有的人，比不過，又不願用心理防衛機制的方式去敷衍。於是如何面對比輸的下場？故由此激發疑情與道心。

以上兩種，大致而言，第一種人乃道心切，疑情重。一但發心學佛，即精進不已，不達目的是不會甘休的。第二種即游離不定。何以故？這樣比不過，還可比那樣哩！此時比不過，異時竟比得過矣！所以，有些人在事業不順利時，學佛就學得很精進；待事業轉順利了，就認真去打拼事業了。也有的人，跟男朋友分手了，便來學佛；過一段時間後，另結新歡了，又不來禪坐共修了。

第二種人，在比例上，其實是蠻多的。也有的人，雖仍在道場打混，但道心早衰頹矣！於是在道場中，又忙著比這比那，比得雞飛狗跳，比得日月無光。

六、虛榮與無明

所以學佛的心，都罵它：為何害我這麼苦？

然如果沒這「代替品」，你還活不到今天。

在座各位，都在學佛，至少現在還在學佛，至於將來就不知道。在學佛一段時間後，就知道：這「虛榮心」，即是佛法所謂的「我見、我慢」，甚至說它是「根本無明、無始無明」，這大家必已耳熟能詳。

因為我們一天到晚都在講：眾生因為無始無明，所以生死輪迴。所以，學佛的人都罵它：「這個無始無明，怎害我害得這麼苦呢？害我生死輪迴！害我不得解脫！」

但我反問你：「叫你丟，你就丟得掉嗎？」不！為什麼丟不掉呢？因為它是代替品呀！如果沒有這代替品，你還活不到今天。

於是你說：「好啦！陪我活到今天，我很感謝你，你去吧！」那明天呢？明天如果找不到更好用的，你還是得用。你敢不用嗎？

於是對學佛的人，便落入「兩難」的局面：舊者不適用，新者未出爐；所以都學得一副苦瓜臉的樣子。那怎麼辦呢？唯期待新者快出爐！新的若已出爐，就萬事解決了。

七、參話頭

新者云何出爐？從參話頭！

新的怎麼出爐呢？用參話頭，才能讓新的出爐。但是參話頭的法門，我認為：得先自己有疑情，才能參禪。基本上，我是不贊成參「死話頭」的。

若你們沒有深重的疑情，卻要我帶「話頭七」，我就不知如何帶了！所以怎麼參禪的部分不講了。今天且講：怎麼能找到答案？

參禪，而能找到答案。這對很多人來講，卻只是個遙遠的期待。那答案呢？在山的那邊。哪座山呢？不知道！不知道就找。於是一面找，一面憧憬著開悟的時刻。我們現在選擇：開悟的時刻，是否像：

1.童話小說上寫的，白馬王子歷經千山萬水後，才找到被幽禁在黑森林裡的白雪公主，兩者一見鍾情，相擁而泣。然後，從此回去過著甜蜜的生活。是不是這樣子呢？沒有人這麼形容就算了。

2.有人說：開悟的時刻，像在黑夜中，突然見到閃電。於是，一下子就什麼都看見了。開悟是這樣子嗎？不是！因為閃電一下子就過去了，你又完全無明矣。至於什麼時候會再出現閃電？完全不知道！修行是白費功夫？！

3.開悟是否像小孩子玩積木？剛開始怎麼堆，都堆不好。後來，突然靈光一現，一堆，天衣無縫！「喔，這正是我所要的！」開悟，是不是這樣子呢？ 

如果你往這方向去找答案，保證不開悟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都是向外求。事實上，答案早就現在你眼前、早就聽到你耳裡，甚至此刻還架在你鼻樑上。

答案為什麼早就現在你眼前呢？禪宗常講「見性」，性是什麼？性就是共通性、普遍性、永恆性。於是乎，哪裡不是性之所在呢？

答案為什麼早就聽入你耳裡呢？既三藏十二部經是這麼講，祖師大德也都這麼講。你早就聽膩了，為何還說找不到答案？

答案為什麼還正架在你鼻樑上呢？你一切的身心反應，即不離此也！可是，為什麼還找不到呢？乃為「與預設者不符合」也。

八、與預設的不相符合

與預設者不相符合，大家聽了都皺眉頭，聽不懂哩！且作個比喻：有位女孩，對另外一個男生非常鍾情。因為這男生，不只長得瀟洒，而且技術很高明，對人更是彬彬有禮。所以，女孩就一直期待，能跟他見面，能跟他認識。後來因緣終於成熟了，有機會跟他講話了。

於是，她說：「現在用餐時間快到了，我們是不是一起去吃飯？」男孩子說：「可是我肚子脹脹的耶！」「肚子脹脹就不必勉強吃，一起去看電影如何？」男孩子說：「電影多半是打打殺殺的，有什麼好看呢？」她說：「“羅密歐與茱麗葉”，就不是打打殺殺的！」男孩子說：「雖不是打打殺殺的，卻是悲劇下場耶！」「那就去看“花蕊戀春風”， 喜劇收場耶！」「也都是空中樓閣而已，不看也罷！」「那去百貨公司逛逛，現在正大特價！」男孩子又說：「可是我現在，什麼都不缺哩！」真是傷腦筋！

最後，她只能無奈地問：「你到底想怎樣？」「我公司過幾天要開會，我想還是早點回去，準備報告。」男孩子走後，這女孩一直在參：我到底那裡錯了？為什麼這呆頭鵝，一點都沒回應呢？

各位覺得，這男孩有沒有回應呢？其實，從頭到尾都在回應啊！一個人即使不講話，光看他的眼神，看他擺的姿勢，早就心知肚明了。所以男孩子哪會未回應呢？

但女孩子為什麼都聽不到？只因與她預設者不相符合。她一直在期待：男孩能給她正面的回應，但是左等右等，終究未等到！所以，為什麼找不到答案？乃與預設者不相符合而已！最後，我們結論：

九、處處是家

挑三撿四地當然找不到家。心若無求，則處處是家也。

現在有很多人開始參話頭了，所以在小參時，有人流著眼淚跟法師講：「我們眾生好可憐，都在外面生死流浪，雖想回家卻找不到家！」你覺得法師會怎麼回應呢？

或說：「你且稍安勿躁，先坐著休息一下。等下幫你煮一鍋十全大補湯，你好好吃，吃完了，再帶你上路。哪怕是千山萬水，天涯海角，絕對找到你滿意為止！」各位你期待我這麼回答嗎？

如果你這麼期待，你就太不認識果煜法師了。我哪會煮一鍋大補湯讓他吃？已經熱昏頭了，再吃下去，一定腦充血的。那怎麼辦？先給他吹涼風，再為之潑冷水。潑完了，再好好棒喝他一頓，怎麼棒喝？各位仔細聽：「像你這種人，挑三撿四的，當然找不到家。若心無所求，即處處是家也。」

今天開示，就講到這地方為止。還有一個公案，也可順便看一看：

《溫州淨居尼玄機》
溫州淨居尼玄機，唐景雲中得度，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。一日忽念曰：「法性湛然，本無去住。厭喧趍寂，豈為達邪？」乃往參雪峰。峰問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大日山來。」峰曰：「日出也未？」師曰：「若出則鎔卻雪峰。」峰曰：「汝名甚麼？」師曰：「玄機。」峰曰：「日織多少？」師曰：「寸絲不掛。」遂禮拜退，纔行三五步，峰召曰：「袈裟角拖地也。」師回首。峰曰：「大好寸絲不掛。」
公案的主角是位比丘尼，在禪宗的公案裡，女眾的比例非常少。「唐景雲中得度」，這景雲是唐睿宗年號，西元710左右。「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」，她個人很喜歡禪坐，故常在大日山的石窟中習定。

一日忽念曰：「法性湛然，本無去住。」其實她不只是習定而已，應該也看經、也參禪，並且已得到相當的體認。有天她突然想到：法性本來清淨，在清淨中，不拘去來。即雖去來、動靜，何妨其本來清淨呢？「厭喧趍寂，豈為達邪？」像我這般厭惡喧嘩、趨向寂滅的習性，終還是落一邊，怎算究竟呢？於思惟過後，就決定到雪峰禪師處參訪。當時，雪峰禪師正大名鼎鼎，四方禪眾都逕往彼參學。

峰問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大日山來！」峰曰：「日出也未？」雪峰禪師一聽到大日山來，就知道：這位尼眾，是有修行、有體證者。所以，就直接問她：「妳既從大日山來，那請問：天亮了嗎？」日出也未？天亮了嗎？這不是普通的問話，而是直問：妳開悟了嗎？開悟者，日即出也，天即亮也。這問題雖問得直接，但要答卻也難：因為你既不能答有，也不能答無。

師曰：「若出則鎔卻雪峰！」這答話真的夠絕。為什麼呢？如果太陽真的出來的話，則早就把你雪峰溶化了。這很搭配，禪師的名字剛好叫〝雪峰〞。所以我如果已大悟徹底的話，又何必來找你呢？雖未表明已大悟徹底，其實已夠鋒芒外露了。雪峰禪師一聽，趕快避重就輕，不要再牽扯下去，便問她：「汝名甚麼？」
師曰：「玄機。」玄機是什麼機呢？古代沒有印表機、數位相機等這麼多機，大概就只有織布的機器而已！所以〝玄機〞乃指織布的機器也！雪峰禪師一聽這名字，又有好玩的了！於是接著問：「日織多少？」那妳每天織多少布呢？師曰：「寸絲不掛。」

為什麼要這麼回答呢？因為我們都知道：布織好之後，進一步乃要作衣服；衣服作成後，即可拿來穿。那我問你：我們穿衣服，是為什麼目的？各位這麼答，一點禪意也沒有。要逆向思考，才與禪相應。告訴你：穿衣是為了「遮蔽真相」！這女生聽了，一定很相應：就是為了不讓本來面目，昭示於人，才得穿衣呀！

以遮蔽真相故，看不到本來面目。其實眾生每天都在織布，這布是怎麼織的？一種是縱的，稱為「經」；一種是橫的，稱為「緯」。不斷地縱橫交錯，布就織出來了。以佛經上常說：「無明和愛欲，乃眾生生死輪迴的父母。」故縱的，是指無明，橫的是指愛欲。因此我們每天、每年都在織布，既無明交織著愛欲，也愛欲纏綿著無明。布愈織愈長、愈織愈厚、愈織愈密，終於見不到本來面目。

所以修行，是為了解脫。先把扣子解了，再把衣服脫了；脫到最後，當然是寸絲不掛了。因此過去，我也常用一種比喻：修行像剝芭蕉一般，層層剝下，剝到最後，乃是「無心」境界爾！無心境界，即是寸絲不掛也。

這尼眾真是伶牙俐齒、功夫到家。答畢，就禮拜告退。纔行三五步，峰召曰：「袈裟角拖地也！」師回首。她走了幾步後，雪峰禪師卻召呼她道：「慢著，妳袈裟角拖地了。」於是這位比丘尼趕快回頭看，看什麼？看雪峰禪師嗎？不是！看袈裟角是否拖地了？

峰曰：「大好寸絲不掛。」意思是：妳不是寸絲不掛了嗎？怎麼還會有袈裟角可以拖地呢？妳不是已經解脫無礙了嗎？袈裟角拖不拖地，又有什麼關係？

這看起來，好像是在鬥嘴。但我之所以引用這個公案，主要是為說明：從日織多少，到寸絲不掛。

所以，還要參：「什麼是我？什麼是無嗎？」慢慢剝，剝到最後就見本來面目也。相反地，向外求，即愈織愈厚矣！今天就講到這地方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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